
首页 学人论戏 专题研究 活动资讯 理论前沿 书评序跋 经典文存 文献索引 网站介绍 投稿 

戏剧研究网站改版

 

子栏目导航

厉震林专栏

杨孟衡专栏

苏琼专栏

刘祯专栏

胡开奇专栏

高益荣专栏

田同旭专栏

刘家思专栏

陈吉德专栏

夏写时专栏

桂迎专栏

杨伟民专栏

陈友峰专栏

黄振林专栏

元鹏飞专栏

顾聆森专栏

吴敢专栏

李祥林专栏

车锡伦专栏

阎立峰专栏

马建华专栏

王晓华专栏

孙柏专栏

胡金望专栏

苏子裕专栏

胡德才专栏

伏涤修专栏

林婷专栏

  您的位置： 学人论戏 - 杨孟衡专栏 - 正文   [返回] 

古剧折光——论山西古赛戏的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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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神庙中集乐户, 歌舞神前，曰‘赛’。”（康熙《隰州志》） 

山西的古赛戏，即晋南饶鼓杂戏、上党队戏，雁北赛赛、忻州赛戏，均为酬神报赛之戏。它与封建社会村社

式农村经济生活相联系，在漫长的民间祀神活动中而形成的一种地方性戏曲艺术体系。 

在山西，除少数类似“宁乡处万山中，地辟民贫，……一切迎神报赛之典俱阙焉”（康熙《宁乡县志》）之

外，民间报赛演剧，相沿成俗，几乎遍及山西全境。 

“岁时社祭，冬夏两举，率多演剧为乐，……盖犹报赛之遗云”（乾隆《平阳府志》）。 

“春祈秋报，礼也。城乡迎神赛社，鼓吹鸠众，戏优雅逮，亘月恒有”（乾隆《高平县志》）。 

“凡庙祀先祖时节，献新之礼，士大夫家多行之，庶民或阙略焉。然颇恪于外祀，演剧、献牲、酬神、许

愿，所在皆有。辄令女巫、乐户歌舞有享。愚民奔走若狂，岁以为常”（乾隆《大同府志》）。 

    “祈年报赛，演戏酬神，事虽俗，义则古也”；“各村皆有神庙，置神头数人，轮充者多间有举，充者

司演戏、说书、祀神诸事”；“村各有迎之神，大村独为一社，小村联合为社，又合五，六社及十余社不等，分

年轮接一神；所接神有后稷，有成汤，有伯益，有泰山，有金龙四大王，又有五龙、五虎、石娘娘等神”。（引

自绛县、闻喜、荣河、神池诸县志） 

山西境内频繁的祈年报赛演剧活动历代相沿，虽不能逐次弄清酬神中演的是何种戏剧，但据已知的材料大体

上可以判定在清代中叶以前古赛戏占据着庙祀中的主导地位。“梆子腔”之称谓，最早见于清代康熙年间（见

《在园杂志》），在山西境内见到最早提及“演戏曰梆子腔”则是乾隆四十二年海盐人朱维鱼的《河汾旅话》；

这种“词极鄙俚”的梆子戏，曾被当地称为“土戏”，在当时尚未取得登入坛庙的资格。蒲县柏山东岳庙内有一

通乾隆四十六年的碑文，记述了当地社首因用土戏酬神而受到责备的情况。可见梆子戏此时尚未崭露头角。 

自明入清，南戏诸腔相继流入山西，如万荣青阳腔，晋南苏腔，汾西弋阳腔，太原昆曲等，多在城市和上层

社会中流行，而民间庙祀活动中还是多用里社或乐户世代相传的杂戏。晋南铙鼓杂戏流传至今，以往群众都只叫

它杂戏。如临猗县内各村有各村的杂戏：上里杂戏、高头杂戏、新庄杂戏、贵戚坊杂戏等等；均以村庄冠名，都

是不被丝弦、以锣鼓助节的杂戏，故总称锣鼓杂戏。其产生之年代久远无考，而从“所得的材料看来很可能在金

大定三年以前或者更早就流行着”（见杜立芳《论龙岩杂戏》》）。此种推论是从修建于金大定三年的龙岩寺一

直沿用杂剧祀神而得出的，也可见晋南一带迎神赛社普遍使用铙鼓杂戏之一斑。 

山西古上党地区迎神赛社戏称为队戏，1985年10月在长治市潞城县崇道乡南舍村发现明万历二年题为《迎神

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古抄本1（下简称《礼节簿》）记录了古代迎神赛社的规制和仪式，在“进盏供馔”过

程中，开列了祀神的古曲、古剧名目二百余种，体现了古代迎神赛社的宏大规模和多彩的形式。“队戏”的称

渭，始见于南宋《太平清话》：“钱塘为宋行都。……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棋’为沈姑姑，

‘演史’为宋氏、强氏，‘说经’为陆妙静，陆妙慧，‘小说’为史亚美，‘队戏’为端娘，‘影戏’为王润

卿。”其间提到的“队戏”与上党队戏关系如何，尚难稽考；不过，从《礼节簿》关于队戏的内容和表演形制的



陈军专栏

吴保和专栏

叶志良专栏

叶明生专栏

吴新雷专栏

康保成专栏

徐大军专栏

谢柏梁专栏

陈维昭专栏

苗怀明专栏

袁国兴专栏

赵晓红专栏

孙书磊专栏

朱恒夫专栏

徐子方专栏

陆林专栏

陈美林专栏

范丽敏专栏

刘水云专栏

苏涵专栏

车文明专栏

周宪专栏

李伟专栏

俞为民专栏

陈多专栏

孙惠柱专栏

刘淑丽专栏

吕效平专栏

黄仕忠专栏

王宁专栏

解玉峰专栏

田本相专栏

廖奔专栏

吴戈专栏

周宁专栏

周安华专栏

赵山林专栏

黄鸣奋专栏

陈世雄专栏

彭万荣专栏

周靖波专栏

施旭升专栏

宋宝珍专栏

王兆乾专栏

胡星亮专栏

叙述中看，它与宋代宫廷春秋圣节大宴歌舞杂戏的表演形制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山西雁北地区以杂戏酬神报赛亦相沿已久，而且直呼之为“赛赛”；忻州地区则更简明地称之为“赛”。创

建于辽清宁三年（1056）的应县木塔底座一侧的小石碑上就刻有明万历年演“赛”的记载。雁北古老剧种“耍孩

儿”有个叫《回朝》的戏，写明正德皇帝离大同妓院回朝事，其中也有关于乐户和“赛”的记载： 

 

鸨小子：前来讨封! 

正  德：寡人来在院下，你铡草喂马有功，赐你金碗银筷子，封你普天下王八头儿。速去！ 

鸨小子：封了我个王八头儿。过了四月初八，赛出台呀!打起朝阳鼓来！(打鼓，唱“赛”) 

鸨儿生得足胎孩， 

打罢锣鼓上戏台， 

高叫会首抬头看， 

快快端上犒台来。(下） 

 

雁北和忻州两地的一些庙台也直称为“赛台”或“赛楼”，专供赛戏演出之用。《灵丘县志·重建城隍庙和

听楼引》：“灵邑土俗各庙宇，有赛楼，每逢诞节。召优演剧，以和神听，不失上古报赛遗意。” 

承上古报赛之遗，晋南铙鼓杂戏、上党队戏、雁北赛赛，忻州赛戏，均居于历代庙祀之正宗，可视为“歌舞

神前”的古“赛”之祖，它们统属于古赛戏的艺术体系。只是到了清代末叶，山西梆子戏以蓬勃兴盛之势大幅度

占领农村、城市，同时也闯进了坛庙，逐渐取代了古赛戏的主导地位。曾是铙鼓杂戏故乡的安邑县县志（民国抄

本）中载：“乡村演唱‘杂戏’……亦有家戏，分‘梆子’、‘郿鄠’两种。此外，则敬神演剧，‘梆子腔’居

多数。”说明古赛戏独霸坛庙的时代结束了。不过雁北流行—句口谚：“弦，罗、赛、梆，敬神相当；秧歌、耍

孩，神仙不来。”在诸多剧种兴起和竞争中古赛戏尚占有庙坛—席之地，但究竟已呈衰颓之势了。今天，作为戏

曲历史遗迹，古赛戏通过村社代代相传还保留在山西农村中，成为中国古剧的活化石，从这个角度讲，它具有很

高的认识价值。 

   

                               （二） 

 

庙祀，是古赛戏赖以生存的基础。历代封建王朝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标志，“故立社稷而祭之也”（《白虎

通义．社稷》）；在民间里社中则遍立神庙，将王权与神权合一以治民。庙祀活动渗透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

的生活之中，而古赛戏则在封建社会关系制约下起着“和悦神人”的作用。 

 “凡县官入境，先期斋宿庙内，致祭明誓，始到任”（《洪洞县志》）。 

庙宇，是何等的神圣而尊严！在建封的农业社会，邑侯县令若以虔诚的姿态引导里社的农夫们祈祷“皇天后

土”，能做到“靠天吃饭”的程度，即可算“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故春祈秋报，亘古恒有；而神祠、神庙则

“为一乡祈报之所，春祈百谷之生，秋报百谷之成，人民富庶，享祀丰洁，八腊通而岁事顺”（阳城县下交汤帝

庙明成化十年《重修下交神祠记》）；“乡村三月春祈，八月秋报间，有令娼妓、梨园扮乐赛祭者”（顺治《浑

源县志》）。报赛，需歌舞戏伎献于神前，故庙内创建舞台，势之使然。“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

人也，此前人立庙祀神之由，乐楼所建之意也”（《阳城汤帝庙明嘉靖十五年《重修乐楼之记》） 

山西境内，立神庙，建庙台，比比皆是。山西省现存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五百四十余处，占全国现存总数

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元代庙台建筑即有十余处。现知山西的最早庙台有：万荣桥上村宋景德二年至天禧四年

（1005—1020）间，在后土圣母庙内创建的舞亭；宋元丰三年（1080）之前在沁县城十字街西关圣庙内创建的舞

楼，宋元符三年（1100）在平顺县东峪沟九天圣母庙内创建的舞楼等。前二者的庙与台，均建于北宋时期，后者

九天圣母“自隋、唐以来有之”（见元中统二年《重修九天圣母庙记》）。为何建庙五。六百年之后始建乐楼？

大抵是到北宋时期歌舞杂戏在上党已兴盛流行，推动了祠庙中普遍创建舞台以歌舞祀神。山西古赛戏可由此窥测

其渊源。 

 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赴宝鼎县（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祀汾阴后土；这期间，万荣桥上村后土庙

又正创修乐楼，是否与这位“好为杂剧词”的皇帝来此祀神有关？。但可想见，皇家的祭祀规模定然隆重而宏

大，或可仿于宫廷圣节大宴时歌舞杂戏之规制。在上党发现的《礼节簿》所载迎神赛社的程序和所表演的歌舞杂

戏剧目，与《宋史·乐志》、《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所备载的宋代宫廷大宴的情况十分相似。如《东京

梦华录》载：竹竿子首先上场“致语”，“第一盏御酒，……宰相酒，乐部起【倾杯】；百官酒，【三台】舞

旋。”然后，依次延续到十数盏御酒，相继勾小儿队、女童子队上场表演队舞；再次，勾杂剧上场，至放队为

止。《礼节簿》从第三部分正式酬神开始时，亦仿此种程序：首先由前行（即队戏开场领乐队导前的角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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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词”而后开始进盏供馔，“第一盏，【长寿歌】曲子，（补空）【天净沙】乐，【三台】”或“第二盏：靠

乐歌唱，（补空）【倾杯乐】”；然后，也是相继在神前表演杂剧、院本、正队和队舞戏，依次延续到第七盏以

“合唱收队”结束。把前者宋代宫廷大宴与后者上党队戏祀神的方式两相比较，可见出其继承关系是多么明显，

甚至所用古曲如【倾杯】、【三台】大曲都是原封照搬过来的。 

 上党队戏中“前行”一角实际上是从宋宫廷杂戏的“竹竿子”（一作“参军色”）发展而来。祭盏伊始，

前行手执“戏竹”（竹枝上扎红布条）上场说“赞词”，犹如竹竿子率先登场“致语”然。《礼节传簿.》开列的

“前行赞词”名目有《三元戏竹》、《百花赋》、《细分露台》、《百寿福》、《酒词》等。从已发现的赞词古

抄本看，均为韵文与散文相间的诗赞体格式，单独成篇，并有集中的主题论述某种事物的说唱篇目。这种演唱形

式的词篇与《辍耕录》金院本名目《讲来年好》、《将道德经》、《讲百果爨》等目相类似；王国维称之为“简

易之剧”或“说唱杂戏”。 

 晋南铙鼓杂戏受“竹竿子”影响也很明显。铙鼓杂戏有称为“打报者”一角，戏开演前由他“举令旗引剧

中人物上场后，即正式开演。打报者着便服，非剧中人物，但却常在剧中活动，司诸如殿头官、小校、家院、探

子等角之职，甚或充当某种特定的道具”（见《山西地方戏曲汇编》第一集〈铙鼓杂戏简介〉）；如铙鼓杂戏

《铜雀台》第六回〈曹阿瞒脱靴走谷茬〉中的提示：“马超追杀曹操上。打报者作‘树’状，立台中；马超赶曹

操绕‘树’追杀”；“马超枪刺‘树’身，曹操趁机逃下”。所谓枪刺‘树’身，表演时是由打报者双手抓住马

超的枪，并说：“枪刺到树上了！”打报者可以如此自由地处置剧中各种关节，千军万马他呼之即来，险情噩耗

他一报便到，神奇般发挥着“竹竿子”连接和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 

 又如，忻州的赛戏《调鬼》一剧，扮城隍的角色也是手执“戏竹”首先上场，说明剧情缘由，奉玉帝旨

意，调度鬼判们进行各种表扬。城隍虽已进入搬演之列，但仍执行着“以指麾为职”的“竹竿子”角色的任务。 

 宋代宫廷杂剧，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由“竹竿子”用“致语”、“口号”、“勾队舞”、“勾杂剧”或

与“舞头”、“花心”作答问的形式把歌舞杂戏串连演出。这种演出一般都是在宫廷内殿中进行的。而民间祀神

的歌舞杂戏演出场所，则是在神庙中正殿之前的献殿内演出。这种演出场所构成四面围观的规定性与宫廷内殿是

一致的。所以民间的古赛戏在继承宋代歌舞杂戏的基础上发展为自成体系的剧种而又保留着“竹竿子”的影响，

是合乎其发展逻辑的。 

 

                                （三） 

 

 宋杂剧的演出一般分为三部分，即艳段、正杂剧和杂扮（亦称“散段”）。艳段，是正杂剧演出前的开场

部分，多为“寻常熟事”；正杂剧共分两段，演出较完整的故事，是宋杂剧的主要部分；杂扮是在杂剧两段之间

或者末尾时的穿插部分。这三部分实际分为四段串连演出的。杂剧发展到金代时，艳段、正杂剧、杂扮，在内容

上产生了有机联系，整个演出有了统一的主题，已显现出元杂剧以“四折”为基本结构形态的雏型。元杂剧正是

在这种“四段体”的基础上发展“至成一定之体段，用一定之曲调，而百余年间无敢逾越”的“四折一楔”的结

构形式。而山西的古赛戏则与元杂剧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从《礼节簿》关于上党队戏体制的表述来看，情况比

较复杂，但其主要的发展倾势是源于宋代宫廷正杂剧的表演形制。宋代宫廷中上演杂剧，—般都没有“艳段”和

“散段”部分，均为“勾杂剧上场，一场两段”的正杂剧（《东京梦华录》卷九）；《梦梁录》亦云：“次做正

杂剧，通名两段。”这是因为王公大臣及各国使节均出席观看，故“内殿杂戏，为有使人予宴，不敢深作谐谑，

惟用群队装其似象，市语谓之‘拽串’。”（见《东京梦华录》卷九）。而古赛戏祀神以威德，当亦不尚谐谑，

自然要沿用“一场两段”的正杂剧体制而发展衍变。这样，产生了“两极”发展趋势，一是在宋金“四段体”古

剧基础上进行“融合”而创出新的元代杂剧；一是正杂剧两段与艳段、杂扮实行“分离”而衍变为多形式的古赛

戏。这是山西古赛戏与元杂剧在继承宋金古剧基础上分野的主要标志，也是山西古赛戏发展衍变的主要脉络。上

党《礼节簿》中分别以“正队”、“杂剧”的名义开列戏目，正反映了宋金古剧繁杂多样未经规范的原始形态。 

古赛戏与元杂剧分道扬镳流向民间之后，缓慢而艰难地开辟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沿着“不敢深作谐谑”的正

杂剧的路子，大量吸收“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的“讲史”中的题材和“—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耐得翁《都城纪胜》）的宋人小说、话本的内容。从晋南饶鼓杂戏现存五十余种剧目和上党队戏、雁北赛赛，

忻州赛戏现存的少数剧目看，其内容全都是历史题材和颂扬神力的神怪故事。正是这种用以祀神的正杂剧体制，

把古赛戏推进到与小说、话本结合起来进行变革的新阶段。我们从上党队戏“前行赞词”中查到两处地方都提到

“做杂剧花谈古今，院本是五花壮典”（另一处为“五花爨弄”）的说法；从实际考察《礼节簿》开列的八个院

本名目和对已发现的院本《闹五更》、《土地堂》的分析2，也确证院本剧目内容与杂剧（即队戏）剧目的内容截

然有别。这就清楚地说明古赛戏循着正杂剧与艳段、散段相分离的道路各自发展衍变的走势。 

 山西古赛戏中晋南铙鼓杂戏留存剧本较多，也较完备，这些剧本普遍都留下了讲唱文学的痕迹，有的甚至



·“桃园”风云——《 ..

·读《乐户与乐艺》感 ..

·《“桃园”风云录— .. 

把小说、话本中整段韵词几乎原封不动挪到剧本中来。可以看出多数剧本尚未经过代言体的戏剧化提练，仍保留

着不少“叙事”的成份和“章回体”的结构形态。由于它与讲唱文学的结合，大量采用迭韵词句敷演故事，“统

称‘耍句’，有些如剧中交锋时一来一往急速对念的单句，又称作‘拧句’，还有些藏本将‘耍句’标为‘约

（乐）声唱’，称谓不一”（《山西地方戏曲汇编·铙鼓杂戏简介》）；但都类属于讲唱文学诗赞韵文七字、十

字上下对偶的句式结构。故铙鼓杂戏以“吟”为主间以散文念白；吟、念均以锣鼓击节，而“唱”不占主导地

位。据《安邑县志》载：“乡间演唱杂戏，其音调在‘昆曲’与‘梆子’中间，以鼓为节奏。”这段话点明了铙

鼓杂戏唱腔音乐介于曲牌联缀的昆曲和板式变化体的梆子腔之间的过渡性质，即单曲演唱的形式。现存铙鼓杂戏

较早的剧本如《乐毅伐齐》它的唱词前就明确标明【西江月】、【鹧鸪天】等宋代词调；有的剧本虽未标明词调

曲牌，然唱词仍是长短句的词调格式，如《降香》中的崇黑虎、《铜雀台》中曹植等唱词皆是；但更多剧本中的

唱词都已用上下对偶的句式，与吟诵词句无甚差别。而实际上，现今铙鼓杂戏的唱腔已完全脱离了古词曲谱，趋

于以“吟”代“唱”之势。 

 这种蜕变现象，在上党队戏中表现更加明显。《礼节簿》记载在明代中叶以前，上党队戏祀神时大量使用

两宋大曲和词调，从前行说完“赞词”之后，其乐舞演奏形式基本是与宋代歌舞相间的宋代大曲相一致的；有的

剧目直接以乐曲冠名，如《齐天乐·鬼子母揭钵》、《莲花·小桃红》等。但延至今日，上党队戏曾经拥有的歌

舞古曲已亡佚殆尽，现在仅能见到的队戏存本《渭水河》、《过五关》、《斩华雄》、《监斋》等剧目，全都是

与晋南铙鼓杂戏一样的吟诵体戏剧体制。这种吟诵体虽也有腔有调，但已离歌唱甚远，而是用“说话人”的腔调

表述故事了。 

 

                                  （四） 

 

 吟诵体的形成是山西各地古赛戏在其演变中的重大变革，是在继承宋金古剧的基础上，根据封建社会农村

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对其艺术发展的最合适的选择。它突破了古剧的五个角色的限制，能够较方便地把民间

说唱文学中的故事搬上舞台，按故事中所需要的人物敷衍为戏剧；它舍弃了唐宋大曲多变数连接歌唱方式，避开

了韵理精微、用法繁苛的曲牌联套的束缚，获得更多的敷演故事的自由。因此，古赛戏在其发展中能够广泛吸收

已存在于民间的各种艺术营养，形成自己多样的表演形式和风格。而山西民间艺术之丰富，滋育着地方戏曲长足

发展，而首先受其润泽的应是山西的古赛戏。 

 唐代“大历中，太原节度辛景云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

将之象，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谓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

象，良久乃毕”（《封氏闻见记》）。此种傀儡戏至宋代进入全盛时期。《梦梁录》云：“凡傀儡敷衍烟粉、灵

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这种不依托言词致意，擅

以动作传神的傀儡戏，对山西古赛戏的影响也很深。如上党队戏“群队装其似象”的正杂剧基础上，演变的一种

大型的队舞戏，就是以装象状形之长来表演故事。当地群众称之为“哑队戏”。《礼节簿》开列有二十五种队舞

戏角色排场提调单，如《樊哙脚党鸿门会》一单：“范增定计，陈平斟酒，丁公、雍齿，项庄、项伯双舞剑；樊

哙喝开鸿门会，收兵；韩信执战郎中，汉王（由）张良保驾上散。”这种队舞戏的表演与“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

门之象”的木人傀儡戏相似，但演出的规模和内容情节的设置已大加扩展了。有的队舞戏要上一百多个角色，如

《悉达太子游四门》、《唐僧西天取经》等。宋代宫廷大宴中的歌舞如《柘枝队》、《剑器队》、《菩萨蛮队》

以舞柘枝，舞剑器，扮菩萨幻化等表演动作踏歌而舞，谓之“队舞”；上党的队舞戏不仅保持了“队舞”的宏大

规模，且加入了历史、神怪故事发展而为“队舞戏”。这种发展与演进的过程与吸收民间的傀儡杂戏和话本、讲

史等说唱艺术的内容是不无关系的。 

山西晋南一带年节社伙活动中也有“装其似象”扮演故事的杂剧，人们叫“扮杂剧”。《闻喜县志。风俗》

载：“元宵前一日至二十三日，乡村竞闹社户。所扮《鲍老》、《张翁》、《鱼龙》、《柳翠》诸戏外，花鼓、

花船，皆唱古曲，间涂面演拳棒武技。”《鲍老》一戏即来自傀儡。宋杨大年《傀儡》诗：“鲍老当年笑郭郎，

笑他舞袖太琅珰。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琅珰舞袖长。”若为之杂戏，自然也还是以舞蹈动作来表现故事的。又

《柳翠》一剧，当系月明和尚渡柳翠的故事。金院本《月明法曲》、元杂剧、明传奇以及小说，话本中的《月明

和尚渡柳翠》、《红莲女淫玉禅师》、《柳府尹遣红莲破月明和尚记》、《玉禅师翠乡一梦》等都写此题材，唯

独忻州的赛戏剧目中俗称《大头和尚背媳妇》一剧表现特殊；它也是不托言词的哑剧，且和尚与女角均戴面具，

以舞步动作表现“红莲淫玉禅”的故事。此种表现形式与民间社火所扮《柳翠》大致相同，巳更为细腻，或可索

于宋代傀儡以至唐代“大面”之渊源。 

《荣河县志》载：“正月赛社，土人妆扮登台，名曰‘杂戏’；先以锣鼓旗帜，遍游委巷，其古‘黄金四

目，索厉驱疫’之遗俗乎?”这种古方相之遗制在山西各地迎神赛社中，相传久远，屡见不鲜，古赛戏中有的剧目



直接为参予这种活动而产生的，如雁北“赛赛”长期流行的—个剧目叫《斩早魃》（亦名《斩赵万牛》)，剧中

“风”、“雨"、“雷”、“电”四大神追杀忤逆子赵万牛时，从台上演到台下，观者逐拥若狂，穿街过巷，扮旱

魃者可以随意抓食摊贩之食物。而贩者亦乐意这种侑食方式，视为可以消灾弥难之俗。忻州赛戏《调鬼》，演出

亦与之相仿，四个戴面具的鬼面目狰狞，挥鞭狂舞，有如“玄衣朱裳，执戈扬盾”之方相，从台上演到台下，亦

抓吃食物，颇近“驱傩”之遗意。晋南铙鼓杂戏的“跑神马”，上党队戏迎神时的“上香会”，均有旗帜，杂剧

导前，鼓乐随后，迎候各路神祗，或游于村街委巷，或巡于庙院两廊，已成为固有的演出习俗。 

“山西的古赛戏与民间各种祭祀活动相联系，本着“和悦神人”的演剧目的，把演员，观众、演出场所三者

之间的关系调整得自在裕如。1985年10月在上党地区恢复仿古演出的队戏剧目《古城会》（即《过五关》），其

表演形式就是台上台下结合进行的，关羽护卫二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是分别在五个舞台上表演的：在第一

个舞台演完《挂印封金》、《霸桥赠袍》之后，关羽下得台来，骑上事先备好的枣红马（赤兔马之意）以标旗队

为前导，宫娥，銮驾簇拥着甘、糜二位夫人的轿车紧随关羽骑后；再后，则是剧中所有的人物，包括刘备和五关

守将、兵勇等列队随行，一路浩浩荡荡，鼓乐齐鸣，游村街委巷；路过之处，村民焚香化纸，虔诚迎送关圣大

帝。待行至第二个舞台口，关羽再跃上舞台，与把关将领孔秀厮杀，表演“过东岭关”之后，又如前样，护卫着

皇嫂继续行进；如此依次地“过洛阳关”，“过汜水关”，“过荥阳关”，“过黄河渡口"，最后仍回到第一个舞

台演《古城相会》结束全剧。这个戏对时、空关系的处理，是着眼于将“祀神”之意融进“过五关”的剧情之

中，不为舞台所限，迁境移情，虚实相生，浑然一体地发挥了古赛戏愉神愉人的作用。 

 山西古赛戏的表演艺术其所以保留着许多古剧的原始性质，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舞台之

上，它的表演上的许多艺术特征是在一面观的舞台产生以前已经形成。如晋南饶鼓杂戏，不论是何种题材的剧

目，凡处置战斗、武打的场面，大都“四面围攻”或“四面迎攻”的动作组合的形式；不分割舞台空间，而是让

交战双方在同一时、空的场合下把战斗的整体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如围城的战斗，则是四员大将（无一兵卒）

分别从四面攻城：而守城者（也只—员大将）则从“城内”分别轮番杀上四门，逐个与敌交锋；他们挥戈弄枪，

且吟且舞，无论从东南西北的角度都可以观赏他们的表演。这样的表演形制，无疑还保留着古代歌舞戏可供四面

围观的艺术特征。而铙鼓杂戏剧中人物的动作也是定型地随着锣鼓的节奏“既手舞而足蹈，必左旋而右抽"；即便

是坐定吟诵剧词，不管外在功作与内心节奏吻合与否，也总是不停顿地按着锣鼓节奏挥动两手。这种游离于人物

内心活动的表演程式，正显露出中国古剧“歌、舞、戏”尚未融为一体的不成熟的痕迹。 

 总之，山西古赛戏的漫长历程，体现了宋金古剧流入农村后的发展轨迹和衍变形态。庙祀，是古赛戏赖以

生存的基础，是封建社会王权与神权结合下用以“和悦神人”的产物。它与元杂剧在中国北方的戏曲领域中并存

并行而又走着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元杂剧早期的杂剧作家，北方人占十分之九，而“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

平阳为最多”（王国维《宋元戏考》）。正是这—文人所创元杂剧，把中国戏曲推向成熟的阶段；而流入山西乃

至北方数省境内的宋金古剧，与民间祀神活动相结合而衍变为酬神赛社的古赛戏，因历史、文化条件的制约，无

文人参与其变革，延缓了其质变的进程。正由于此，古赛戏繁杂多样的表演形式还辐射着宋金古剧的原始光彩，

并揭示了中国戏曲在民间发展的特殊规律。古赛戏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以上下对偶句式敷衍故事的吟诵体制，

为孕育地方戏曲，特别是梆子声腔剧种的产生，起到了有力的催化作用。当然，这方面的问题需待另行命题加以

论证。但可以肯定古赛戏对地方戏曲的兴起有着历史性的贡献。这也是古赛戏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之所在。 

 

注  释 

1.  《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古抄本全文已在《戏友》杂志1986年第4期发表，我以“山西省戏剧

研究所”的名义，以《山西古赛史料新发现》为题写了一篇介绍分析的文章在同期《戏友》上发表，可供参考。 

2.    关于上党副末院本，可参阅《戏友》1986年第3期载原双喜、栗守田《上党地区发现副末院本》一

文。 

        

该文提交“〔北京·1987〕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载《戏友》1987年第3期；收入《中国戏

曲艺术国际学术会议文献》，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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